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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心丸
母亲已过百岁了！ 活过了有历史、

有故事、有晴雨风霜、有喜怒哀乐的年

月，人生的阅历和历练造就了她的淡定、

睿智、坚韧、容忍、大度……

我今年也七十七了，步入老年才意

识到眼下我没有人生大计、也没有时间

表，人生的甜酸苦辣也都试尝尝试过

了，目前想看的、想做的、想听的、想写

的……都由兴致所致、随心所欲即兴决

定。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有颗定

心丸——我的母亲。

回想起来要从孩童时期述起：我五

岁时由国润幼儿园直升国润小学一年

级。国润是上海虹口区私立小学，创办

人是我外公巫惟润，校长巫惠淑是巫家

长女——我的母亲。母亲一直没有教过

我班上的课，只有一学期她要给请产假

的老师代课，在我班上教“自然”。学校

的期终考试要到了，我拼命在家温习功

课，晚上困倦得直打瞌睡。母亲就在灯

下出第二天自然课的试题，她装着没看

见我。照顾我的姨婆（外婆的姐姐），看

我熬夜熬得辛苦，就劝妈妈把试题先给

我看一下，结果她不但不答应，反而对我

说：“即使我给你看，你也不应当看。作

弊是不诚实的行为，念书不是光为了分

数，将来得益是自己的。”第二天自然课

期终考，我考了全班唯一的满分。班上

同学怀疑我在考前作了弊，当面冷嘲、背

后热讽，我是有理无处评，因为一评理就

要我母亲作证。我无故受冤屈，只好请

求母亲不要到我班上来教课，这点要求

她也没答应，说：“只要自己行得正，不应

当理会别人怎么想，问心无愧就好！”母

亲要我心安理得，是记忆中最早咽下的

定心丸。

1954年我八岁，外公被逮捕，母亲被

罢免校长职务留校任教，左邻右舍以及

同学，似乎都在议论，那种神秘的表情，

压低的声音，指点的手势，对我是一种压

力和羞辱。外公定罪“历史反革命”判十

年监禁。上小学最后的两年，我尝尽了

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比旁人低几等的滋

味。回想十岁时，我那么急切地要“逃”

离我酷爱的上海去北京舞校住读，是因

为“逃”可以使我甩掉那沾在我脸上的污

点，抹掉那刻在我心上的疤痕，摆脱掉那

令我感到羞辱的环境。在北京舞校的新

环境中，我将又可以抬头、直腰，一身清

白。为了我十岁要离家，召开了大家庭

会议，在众口一词反对的情况下，母亲要

我表态：“大家的意见她都听到了，还是

看小青自己的意思决定罢。”我愧疚地低

下头：“我要去北京。”“好！”母亲轻声的。

半年后1956年的初冬，母亲带着我

两个弟弟到北京来看我，住了近一个

月。那个月适逢北京举行“全国第一届

民间表演艺术汇演”，各省的精英和各类

形式的剧目，都琳琅满目地呈现在北京

大大小小的剧场中。舞校特意调配了学

生的作息时间，好让我们观摩演出，我母

亲也乐此不疲地趁着千载难逢的好机

会，随着校车和我一齐到各剧场中大饱

眼福。

母亲离京不久，十分意外地我收到

了她由香港发出的家信。信中语重心长

地道出了促使她最终选择到香港定居的

原委，并说她来京的原意是准备带我一

起到香港与父亲团聚，令她改变初衷的

原因是觉得舞校教育环境使我独立，各

方面都很健康，将来去留香港的问题应

当由我自主决定。

将要迈进六十年代，我开始了舞校

第四年的学习，那正是“三年困难时

期”，我们吃得极简单，白菜汤和酱咸菜

是主要副食品，粮食定量，主食大都吃杂

粮，鱼肉很稀罕。我第一次尝到饿得慌

的滋味，营养不良导致严重浮肿。母亲

知道我吃苦头了，从香港定时寄些奶粉、

砂糖之类的营养品，但我不想与众不同，

断然拒绝。她揣摩出我的口是心非，照

寄不误。收到后我也只敢在夜深人静熄

灯后蒙在被中吃，饿极时可以一口气吞

咽下一大罐拌了砂糖的奶粉，吃到恶心

才住口。收到定时寄来的营养品成了

“饿得慌”时期的定心丸。

我在《往时、往事、往思》书中，“两镜

之间”一章中这样写：

十六岁那年，离开了北京舞蹈学校
教室中那些熟悉的大镜，照不着自己，我
失落了。在舞校六年以来对镜练舞，已
由习惯成自然。在镜中，我看到了重心
的正与斜、动作的优与劣，只要紧盯着镜
中看，我就能稳稳地掌握住平衡。一念
之差，最终迫不得已为弟弟们出国留学
的前途，而答应留在香港，照不到大镜我
迷失了。母亲看我对一切采取自暴自弃
的态度，苦口婆心跟我谈：“你才十六岁，
要学什么都还不晚，对自己的将来有什
么打算呢？”“哪有什么将来？”我怨恨自
己无力挣脱血缘和亲情这些传统的道德
观紧箍在我脖上的枷锁，为此牺牲了自

己的“将来”——舞蹈。
1963年，加入李翰祥导演成立的

香港国联影业公司，编舞兼主演黄梅

调影片《七仙女》，使我从此“入镜”，上

了银幕。

第二部由我任女主角的黄梅调影片

《状元及第》，仍由李翰祥执导。台北上

映的头一天，打破了有史以来中外影片

票房收入最高纪录。“国联”后台是新加

坡“国泰”机构。国泰想打铁趁热，邀我

随《状》片去新、马地区登台演出以扩大

声势。当我知悉李导演同意了国泰的计

划后，十分恼火地去办公室找他，他面有

难色，无奈“国联”经济上依赖“国泰”。

最后，我向公司提出条件：母亲要随我同

行，国泰马上同意了。有母亲同行“定心

壮胆”，1965年底开始在新、马“南征北

战”，七十五天的登台演出行程中，每到

一地，全照惯例安排了影友俱乐部欢迎

会、记者招待会……永远是同类、无聊、

乏味的问题。自小深知自救的重要，于

是安排在演出中间和母亲一起游山玩水

寻开心。后来在吉隆坡演出时，发现有

一位很好的印度舞老师，在母亲鼓励下，

立刻学起我以往没接触过的印度舞。对

我，随片登台是一种时间浪费，如果能学

些有趣而有益的知识也是一种补偿。每

次学舞时，母亲在旁拍了许多照片，帮我

记录下舞步和要领。

回想起来好像这是我年轻时跟母亲

日夜相处的最长一段愉悦时光。

登台结束回到台湾当年，或许是鬼

使神差罢，我二十岁闪电结婚。父母在

香港从媒体上得到号外消息后震惊不

已。昏头胀脑的我竟然完全不作解释，

只到第二年春天，产前三天，因为无钱付

住院产费，只好匆忙回香港娘家。不记

得当时怎么撒的谎，应当是推说投资做

生意周转不灵，因为我后来几年，包括抵

押父母房地产都是用同样的托词。在我

危急之时父母没有多问一句话、一个字，

送我到香港养和医院检查生产。产后我

留在娘家坐月子，有母亲陪伴照顾当然

心定，但当时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

出，不敢吐露半点实情，避免父母伤心。

从小好强、要面子、任性，完全理想

化的爱情婚姻观，让我吃足了苦，但为了

孩子只得认命。痛苦的婚姻，繁重的家

务，使我疲惫不堪。尤其是望不到头的

债务——积压下来的赌债和欠下的片

债，从结婚第一天起我没有过过一天不

是负债的日子，当然必须承认“恶果”是

自己渐渐栽培出来的。

1970年母亲知道我已正式签字分

居，带着三岁儿子生活，就从香港到台湾

来照顾我。结果，前任为了怕离婚的事

实真相暴露，会毁坏他的名誉和事业，而

挟持自己的儿子做人质，上演了那场自

编、自导、自演、蓄意制造成由于第三者

介入，导致婚姻破裂而轰动社会的绯

闻。惊恐、苦涩、屈辱、心寒、绝望……我

到了要完全崩溃的地步。为了不使自己

被打得趴在地上，决定“逃”生——出镜、

出境。走前父母惊异地发现，在我主演

了二十九部影片之后，竟然没有能力购

买一张赴美单程机票。

母亲日夜守护、开导我，但具体她讲

了什么，完全不记得了，也许当时在极度

沮丧中什么都听不进，隐约知道她去过

俞大纲老师家寻求意见。后来俞大纲

老师给我的信中提及：“你的妈妈也有

信来，我尚未作复，我觉得你的妈妈真

是个伟大的女性。”最令我不忍的是，眼

见母亲由于压力、困扰、失眠，一天天消

瘦下去，在我离开台湾前十天中，她的体

重竟掉了三十磅。上机前对父母无限歉

疚地说了我一辈子中对他们说的第一次

“对不起”！

到了美国洛杉矶，从拥有事业、名

誉、家庭、孩子，变为一文不名、一无所

有……对这种滑落的幅度和速度，我心

理上毫无准备，一下子便要面对滑落后

残酷无情冷漠的现实。母亲每周给我写

好几封长信，字里行间无尽的爱和理解

尽在其中。一开始她劝我散散心就打道

回府，一切从长计议，后来看我没有回心

转意的可能，就开导鼓励我振作前行。

这些信就像一颗颗定心丸，一段时间后，

我决定周日白天学英文，晚上和周末写

有关“中国民族舞”，记录下舞校习舞经

验，这样可以将我的时间和脑子填满。

母亲接到我的信后没多久，我就开始收

到她寄来的一本又一本、亲手抄写的可

以找到的舞蹈资料，在手抄本中，她连许

多舞姿图解以及舞蹈队形也照描了下

来，每本书中都凝聚了母亲的关爱、心血

和她的期望，在人生低谷时，对我的策励

是难以衡量的。

1971年春天，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

校（CSULB)邀我作一场中国舞示范演

出，我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她忙得比

我更起劲，按照我的具体要求，找音乐资

料、制作服装。我正在写的《中国民族

舞》中的一些章节，此时也派上了用场，

作节目介绍用。正是这场演出，我幸运

地 得 到 了 加 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UC

Berkeley)的教职。

1973年春天，为搞创作和学习现代

舞，我搬去了纽约，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

学院舞蹈系半职工作，利用大学的舞蹈

教室和学生，想在纽约开舞蹈发表会，得

到了纽约华美协进社的支持。舞蹈晚会

中的大部分节目是为纽约的首演编排

的，共十位舞者。道具、服装都需要制

作，母亲出钱出力在香港定制了一批，其

他根据需要在纽约设计制作。从筹划到

公演，用了半年时间。1973年11月7日，

在有一千多座位的纽约市会堂公演时座

无虚席。次日《纽约时报》等媒体，对演

出评价甚高。本来我毫无自组舞团的计

划，但现在似乎有水到渠成的趋势，于是

决定成立“江青舞蹈团”。

租下了苏荷（SOHO）的旧仓库先作

舞蹈工作室和家，后又改建成可以作表

演用的实验小剧场。母亲为了支持我，

经常由悉尼到纽约，还买了架缝纫机，从

给演员量身，到一件件缝制演出服。写

到这里，我仿佛可以看到她在灯下，缝纫

机前的剪影。记得同条街上有家布料

店，碎料非常便宜，我们经常进去淘宝。

一天我在苏荷逛画廊，发现有一堆黑布

料扔在制衣厂门口的人行道上，每幅至

少有单人床单那样大，马上想到可废物

利用做幕帘。于是赶紧回去拿推车，几

次来回就将整堆布料推到了工作室。母

亲当时在纽约，就又借用了她那双巧手

——几天之后的演出，舞台上整幅墙的

大镜需要消失时，可用黑帘子拉上遮起

来，另一端的白墙也是同样处理。这一

来连舞台底幕全有了，况且还能有黑帘

和白墙两色可选。加上灯光设施和观众

席后，建成了可以容纳五十位观众的实

验小剧场。实验演出训练了我能把作品

的弊病看得更客观透彻些，给我在创作

上壮了胆，短时间内编出了不少新作品。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

喜。母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要找什么样

的人托付终身，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我经

过几近荒谬的四年痛苦婚姻，匪夷所思

的婚变，不想重蹈覆辙。1976年，她第

一次看到比雷尔时，就夸奖比雷尔是个

坦荡诚实的人。对他印象颇佳还有一

个重要因素是：上海人称“毛脚女婿”,意

思是手脚很勤快,比雷尔主动帮忙家

务，给我的工作室换灯泡、修桌椅，厨房

里也跟我分工合作，丈母娘看这么勤快

的男人，又把我宠成宝，当然细雨无声地

欢喜。

母亲人生的阅历和经验懂得“看

人”，她吿诫我：“看人不是要看他对你怎

么样，重要的是要看他对亲人、朋友、同

事，和周围其他的所有人怎么样。”

1984年秋天，我产期前一个月母亲

来瑞典，产后又多呆了一阵子，汉宁满月

后我们就搬到岛上去了，外婆看到外孙，

“宝贝、宝贝”叫个不停，比雷尔学了这个

中文昵称，也叫儿子“宝贝”。比雷尔喜

欢大自然，在岛上忙着砍树劈柴、撒网捕

鱼，正值那年松菇丰收，母亲每天欢天喜

地地采摘，比雷尔忙着去伪存真，我们一

起清理晾晒蘑菇，收渔网清理网和鱼，母

亲也乐在其中，至今回想起来称得上是

度过了最幸福的时光！

我的第一本书《往时、往事、往思》于

1991年秋天出繁体中文版，那时我不会

拼音打字，也不会用电脑，一路往下走就

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爬格子”。

母亲不知道从哪里给我买到了打方格的

稿纸，原因是我习惯手舞足蹈，写字也如

此，很少人看得懂我龙飞凤舞的字迹，母

亲想有格子可以约束我的坏习惯，但结

果还是让人看得一头雾水。只有母亲看

得懂我的字，所以帮我誊写，外加改正我

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书出版时近350

页，我不断改写，重新调整段落，一遍又

一遍，前后两年中，母亲不离不弃地反复

誊写……没有怨言，只有勉励再勉励。

父亲于1994年秋天因脑溢血去世，

之后母亲不想独自住在纽约皇后区森

林小丘的独栋洋房中，商议后，小弟一

家四口搬到森林小丘，母亲则搬来苏

荷。当时汉宁开始在瑞典上学，我在纽

约的“江青舞蹈团”已结束，开始了自由

编导工作，因此我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

瑞典。偌大的工作室改装成公寓，反而

母亲是主人我们成了访客。父亲在世

时，因为体力和不随和的个性，很少外

出长途旅行，现在母亲可以自由行动出

去看世界了。比雷尔是个孝顺女婿，母

亲也永远是我们姐弟四人的定心丸，长

久以来她既有功劳也有苦劳，好像一块

砖头，哪里有需要她就搬去哪里。我们

有了任何旅行计划，都自然而然地包括

母亲在内，一起游览了许多国家的城

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俄罗斯、奥地

利、瑞士、阿根廷、南极，以及北欧各国、

美国和加拿大的主要景点。她随遇而

安，对不同的风俗、景色都充满了好奇，

对不同的食品也喜欢尝试，所以有母亲

参加的旅行，大家都兴致盎然。我是个

急性子，时常为了一点小事大惊小怪，

比雷尔知道这最多是三分钟就会过去

的风暴，总是笑而不语，或者说：“我要

去你妈妈那里‘吿状’！”

2008年秋天比雷尔辞世，母亲过于

悲伤，无法来瑞典参加葬礼，弟弟们来

了。我和比雷尔相识相守整整三十三

年，坚实的大地塌陷了，一旦脚下悬

空，顿时吊在半空晃晃悠悠地失去了方

向。办完后事，我只身去了纽约，年底

和母亲一起搬入了曼哈顿下城金融区的

公寓。当初为母亲挑这个公寓考虑是

“三近”：近医院、近中国城、近老人

会。老人会中有牌友，母亲怕得老年痴

呆症，近年来，每天打几圈小麻将活动

脑筋，午饭后她带份早上买的中文报纸

回家慢慢看。虽有母亲相依为命，助我

排忧解愁，但自知之明告诉我，必须去

找一件具体而又值得的事去做，搞舞台

新创作自知无心无力，左思右想的结

果，似乎将旧作整理出版《艺坛拾片》

是个比较切实的好主意。

2009年瑞典大地回春之际，我将写

作相关材料一股脑儿搬到猞猁岛上，

《艺坛拾片》基本上是那年初春至秋末期

间在岛上完成。

那年夏天母亲不放心我长期独处，

邀请了她的弟妹也就是我的阿姨舅舅们

从美国到瑞典来住一阵。还是和几十年

前在上海大家庭中一样，他们兄弟姊妹

们少不了拌嘴，母亲永远是巫家长女，不

停地调解，也让我忆起在上海童年时嘻

哈打闹、热闹非凡的愉悦时光。

2010年我们姐弟四人和母亲一起去

西班牙巴塞罗纳度假，之后又上船去摩

洛哥、马赛一带游玩，正在兴头上，接到

纽约来的长途电话，说母亲在曼哈顿申

请的老人公寓已经批准了，如过时不复

信将予以取消。母亲喜出望外，我马上

问：“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你何时申请

的？”“不记得了，我只是觉得我们在互相

迁就，能各自为政最舒服。”我无言以

对。“不是吗？我们各自非常独立，也各

自有自己的朋友圈，看的电视节目、作息

时间、饮食习惯也不尽相同，真的长期住

在一起，能行吗？”知女莫如母，原来母亲

有先见之明，把我摸得透透的，这段分析

说到了节骨眼上，也说到了我心眼上。

不得不佩服母亲对人性、人生处境通透

的理解。

从此我们各有了自己的窝，但距离

不远，从我处去她东村的公寓搭地铁快

捷，步行半小时就到了，母亲依然风雨无

阻地每天去老人会打麻将，午饭后拿了

报纸散步到我家坐一下、聊一会儿，有时

约在中国城碰头，一起买菜、下馆子……

似乎母女关系又进一步成了亦母亦友。

要感谢香港牛津出版社林道群先

生，《艺坛拾片》出版后，我尝到了孤独面

对的甘甜和对我的重要，从此我笔耕不

断，发表文章也愈来愈多。文字创作给

了我很大的满足感和定力，而母亲永远

是我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她的反馈和嘉

奖给了我莫大的动力。

从母亲身上学到了自爱自重、自食

其力，为了写作“不求人”，我图强发奋，

先学会了拼音输入又学会了使用电脑，

到哪里带着电脑就可以写作了。纽约那

边有高寿的母亲，瑞典这边有稚嫩的孙

女，我时常做空中飞人，在瑞典、纽约穿

梭，在两地享受不同的天伦之乐。

发现母亲在变老的路上，越来越将

世事看淡、看开、看空，生活上依然依照

不需要假他人之手的事，绝对自己动手，

老是怕自己身体不好会拖累孩子们和周

边的亲人，所以格外注重食品的健康、有

规律的生活，锻炼和散步也是她每天不

可少的运动。近年来她也一直处心积虑

地在生活上做减法，一切不动声色地进

行，譬如把衣物整理出来，分发给她认为

合适或有需要的人；一些屋中的装饰纪

念品也整理好分赠出去；绝对不添购家

具；戴的耳环、手表、项链等等，是谁送

的，她记得一清二楚要完璧归赵；自购的

她就找理由送生日礼、圣诞礼、婚礼……

一样样送出去。客厅和卧房中基本上就

是挂了家人的照片。

遗憾的是空中飞人一下子飞不了

了，2020年3月初我在罗马歌剧院排练

《图兰朵》，由于意大利新冠疫情日渐嚣

张，歌剧院在上演前一周突然宣布停

排。两天后，我像一个泄气的皮球，除了

护照和机票还在，钥匙、现金、信用卡等

都不翼而飞，回到斯德哥尔摩，儿子在急

诊室上班，只好向好友陈迈平求救，他先

去医院拿钥匙，然后到机场接我。

一边忧心忡忡儿子在瑞典高风险一

线工作的安危——瑞典实施佛系“不封

锁”防疫政策，人均死亡率曾冠居全

球，疫情一开始他就病了，只要不发

烧，又得回医院继续工作。他不能跟我

接触，令我在惊恐中无所适从。而大西

洋的另一端，母亲在高风险年龄段，又

居住在高风险的养老公寓中，老人会的

所有活动一概停止，亲友也不许进出养

老公寓探访她，每天跟母亲通电话，她

重复同样的话：“我蛮好，你放心！汉

宁怎么样？”

不料，二月中旬接到二弟江山打来

的电话，语气极度焦躁不安：“妈妈完全

有气无力，刚刚在浴室里摔了跤……你

不要后悔啊，如果你再不回纽约来，万

一有意外发生……”“啊！我立刻回纽

约……”然而瑞典是重灾区，已经没有直

飞纽约的班机，马上去指定核酸检测点，

拿到阴性24小时的证明后，上网办登机

手续时，才发现美国护照过期了。一番

折腾后，于二月十八日顺利搭乘瑞士航

空，在苏黎世转机赴纽约。

到纽约需要隔离，然后有了疫苗接

种证明后才准许进养老公寓，当时要拿

到打针的预约难于上青天，我四处托人，

结果好友Tina日夜替我在网上搜索，终

于看到在布鲁克林的偏远处，可预约三

天后打疫苗。清晨等车去布鲁克林时，

才发现疫情期间此路关闭，平时招手即

来的出租车也停驶，又是Tina给我约到

私家出租车。等待是最难耐的，与母亲

明明是近在眼前，却无法见到，时间一刻

如一年般缓慢。

母亲因为住在养老公寓，特殊照顾，

上门打疫苗，所以我打第一针时她已经

打完了第二针，身体完全没有不适。养

老公寓查了我证件后放行，可以用“悲

欣交集”来形容与母亲再相见那一刻的

心情。

此后，每天我都去母亲家“请安”，烧

点可口小菜带去，坐一坐聊聊家常。一

段时间后，眼见她浮肿的腿渐渐消肿了，

苍白的脸上开始泛出了光彩，笑容替代

了愁眉苦脸，又可以扶着墙在走廊上慢

慢来回走一走。每次我刚回到家就会接

获母亲的电话，因为那段时间反亚裔言

行猖狂，被辱挨揍的事件层出不穷，她生

怕在路上会发生意外，所以老是催我天

没黑就走，我平安抵达了她才放心。

日子过得淡泊宁静也极单纯，唯一

的希望和目的是如何让母亲的身体康

复。半年下来，她的健康几乎恢复到疫

情前的状况，逐渐解封后，也可以上附

近馆子吃饭，在护理陪同下，有阳光时

推着轮椅，可以到街边公园遛弯，去邻

近超市买喜欢的食品，有一次她还给自

己买了两件全棉T恤，眼见母亲又开始

活得起劲啦！

余英时先生的太太淑平跟我隔三

差五通电话，每次总是问：“定心丸怎

么样啦？”那是她尊敬我母亲的昵称。

她清楚地知道在我人生的每个节骨眼

上，每次转身、换跑道，母亲的给

予、付出、支持和无私的爱都是难以

衡量的，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她：“我很

幸运，无论我怎样‘胡作非为’，都会

有位依然无条件爱我的母亲，否则无

法想象我如何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

跨越人生的坎儿？！”

去年春天母亲身体逐渐恢复后，随

着疫情解封我必须回欧洲，先完成罗马

歌剧院两年前未完成的《图兰朵》排演，

然后去瑞典等待汉宁第二个孩子的诞

生。向淑平电话中话别时，她笑说：“其

实你也是母亲的定心丸，不是吗？你一

来纽约，她就痊愈啦！”

一直想写母亲，但文章的题目颇费

心思，母亲已经入了什么事都看淡、看

开、看空的境界，用恢宏、高大上的字眼，

似乎不适合她的脾性和行事作风。唉！

灵机一动就借用淑平爱用的昵称——

“定心丸”作了文章标题。

这里写下了从我记事起对母亲的印

记，发现在比例上更多的是在数落和回

顾自己的人生历程，而这流水账样的文

字，又恰恰表达了母亲在任何时间、任何

情况、任何需要时，给予我的身教和爱！

今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公历5月8

日）是母亲一百零一岁生日，母亲欣慰

的是儿女四人健在，四代同堂又能围绕

膝下。

此文献给母亲，作为即将到来的生

日礼！

2023年3月6日于瑞典

作者（左一）和外婆戴廷佑（左二）、母亲巫惠淑（中后）、弟弟

江山（中前）、外公巫惟润（右二）、弟弟江秀，摄于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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